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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三年，泜水河畔，凉风萧瑟，尸水静静地散发出恶臭。杀戮后竟然也能这样宁静，陈馀在失

去意识之前这样想。 

尽管甲胄已经不尽完整，腰间的玉佩还因为他不肯倒下被风吹着与剑碰撞着发出铮铮的声音，

上面的龙鳞已经被磨到残缺。 

但他听不到。世界对他来说很安静，不是他想象中铁蹄乱箭的撕裂感。 

（一） 

虽是儒生，他也曾幻想过一人一马过千军，跟随贤主斩阎罗，征战四方，在天下诸侯混战的时

代转盘里取一席之地。将女儿嫁给他的公乘氏的话时刻萦绕在他耳边，“今日将女儿予你，我放心。

大梁后生绝非庸常之人。”尽管在大好的年纪到处流亡，但他心中始终有儒生最朴素的治国平天下

的愿望，一直以来的隐忍逃亡不能叫苟且偷生，他是在韬光养晦。终于在娶公乘氏之女后安定下来，

也结识了一位老乡，也是当时外黄县令，名为张耳。据说他年轻时曾是魏公子无忌的宾客，大家都

对他格外敬重，陈馀也以对待父辈的礼节对待他。两人由于出身经历再加上是老乡的缘故，很快相

识相知，互为刎颈之交。 

“我将这枚玉佩赠你。龙腾东海，荡涤污尘，与君共勉。”在一次相熟之后的宴会结束后，人

尽散去，张耳把一枚雕工精细的玉佩给了他。尽管刚刚觥筹交错，快意畅饮，但显然张耳很清醒。

就像他之前的人生，尽管颠沛流离险象环生，他还是能从容不迫地处理好。陈馀道谢，接过来放在

灯下端详。玉佩致密细润，细致的刀工刻画了巨龙从海面跃起的景象，身后还悬着一轮红日。当时

自己的反应记不太清了，但从那之后，陈馀就把这玉佩带在身上，片刻不离。 

“龙腾东海，荡涤污尘。” 

（二） 

张耳有个儿子，名曰敖，跟陈馀年龄相差甚小，自从与张耳相识后，陈馀常常和张敖一起玩耍

学习，教他习儒术骑射之类，友谊也颇为深厚。张敖虽年纪不大，但也颇有他父亲的风范，面对什

么事情都能从容不迫，不卑不亢，且谈吐颇有底蕴，陈馀每每与之交谈时政和儒法一类内心都称赞

不已，想来以后必成大器。 

过了不久，秦国的势力直逼大梁，眼见局势越来越紧张，张耳带着一家人去了外黄，顺便替陈

馀说动了丈人的一些门客，叫他们暂且收留陈馀一段时间。虽然如此，两人却也早已在私下打点好

了一切，准备一有情况就奔逃，免得连累外黄各家室。也正是这段时间，附近一名亭长也借住到丈

人家。据丈人所说，这人叫刘邦，字季，好四处结交好友，性情有些无赖，但好在为人爽快，周边

豪杰也心胸宽敞，他过得还算滋润。张耳倒觉得没什么，只是陈馀偶来小聚，老是看不惯刘季大大

咧咧自来熟的样子，感觉他既粗鲁又无知，后来连话也懒得跟他讲。张耳毕竟通于事故，周旋于两

人之间调和，倒也相安无事。 



 

 

不出意料，秦国很快攻占了大梁，并重金悬赏捉拿张耳和陈馀。只是两人早就有所准备，也有

人前来通风报信，就早早逃到了偏南的陈郡。张耳把儿子暂时留在外黄，两人心想这么多势力保护

一个孩子应该还是绰绰有余。虽说刘季这人平时蹭吃蹭喝有些无赖，大大咧咧不太靠谱，但在听到

张陈两人准备连夜奔逃的消息后眼含热泪，拍着胸脯对他俩保证会照顾好张敖。张耳心想家里只有

妇孺老人，有个壮年劳力照应着总是好的，就满口感谢着答应下来。 

逃亡路上，陈馀常显出失魂落魄之状。张耳问他，他却总是怅然若失地回答没什么。 

（三） 

“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当时传唱着这样的童谣。 

一路上，横尸遍野，草木凋零。虽说陈馀之前也是过着四处逃亡流窜的日子，但也从未见过一

个村庄被连根铲除，不留一个活口，也从未见过那么多尸体堆叠在一起散发着难以言说的腐臭。大

变的时候来临了。天下正被一股势力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只是乱世中的蝼蚁，不管是宗族门客还是

往日好友，在生死关头却显得无力。陈馀讨厌这种无力感。比起之前的韬光养晦，这种苟且偷生最

叫他厌恶。他什么都做不成，有一股力量牵制着他。而要想成就自己心中的事业，就必须，成为这

股力量。 

“龙腾东海，荡涤污尘。” 

 

他们改名换姓来到陈郡做了里正，无人照应，自然常受屈辱。陈馀心有不甘，总是想发泄报复，

好在张耳劝下他，两人才平安度过这段难捱的日子。陈馀腰间依然挂着玉佩，流亡途中也从未让它

染过一丝灰尘血迹。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如这玉佩一般，经过战乱逃亡的摧残，反而散发出更温润的

光。 

只是，这段时间，陈馀睡得不好。梦里的自己像公孙婴齐一样，哭泣的泪水变成珍珠，充盈怀

袖，嘴里念叨着，“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 

在这种噩梦的夜夜绵延中，秦王朝也在走向自己的噩梦。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起兵于蕲，这

对于苦暴秦久矣的民众来说，无异于暗夜中的一道闪电。因为民众的积极响应，陈涉的军队扩张地

很快，到达陈郡时兵马已经有好几万。张耳陈馀从逃窜的陈郡秦官的口中得知了陈涉军队的到来。

两人稍稍准备，就急忙去见陈涉。陈涉也早就听说两人大名，得贤才自然高兴不已，连忙吩咐部下

接待，直接让两人住在军中。张耳也急忙联系外黄，得知丈人一家早已遭难，儿子被寄养在刘季家。

于是连夜找人回外黄谢过刘季，接回了张敖。那段最黑暗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陈馀也终于不再

做那种绵延的噩梦。张敖经过两年战乱造成的家庭变故俨然一位翩翩君子，成熟稳重但沉默寡言。

“比我高了啊，好小子。”陈馀欣喜地比划着张敖的变化。随后几天，陈馀就带着他像小时候一样

读书练剑，还在自己与张兄交谈时让张敖也参加进来，和两人畅聊兵法儒术。 

但过几天后，两人都觉出了不对劲。陈涉自从到了陈郡，就忙着给部下封官进爵，临时驻扎在

陈郡的帐中常见小兵抬着沉甸甸的木箱进出，或是宴请当地豪杰，夜夜觥筹交错，时常把早睡的张

陈二人吵醒。按说新的势力刚刚落地陈郡，进行军力的修整和民心的拉拢也是应该的。但这也太久



 

 

了吧，陈馀想。而且更让两人寒心的是，尽管他们多次去到陈涉的帐前求见，陈涉要么在军中要么

在宴上。两人满腹的计谋和才华无处施展，只好每次相对阐述自己对付秦军的战术或是接下来夺取

天下的路线，又或是憧憬战后新天下的美好图景。 

“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陈馀默念道。 

（四） 

陈涉军中热闹了几日。陈郡的几位乡绅长老都劝他趁现在势头正劲，自立为王，好统帅天下将

领。陈涉来问张陈二人。两个人都劝他起兵的初心是为给天下人除害，这才刚刚有一点势头就称王，

恐怕天下人会不满，到时候反对的势力被拥护就麻烦了。陈涉心一紧，他来到陈郡就是想安定下来

称王，刚到听说张耳和陈馀也在，心想刚好能利用这两位贤才，谁能想到当初最想利用来称王的人

在劝自己不要称王！他在心底骂了一句，“臭儒生。”接着表面客客气气地退出去了，过了几天就

立马称了王。 

陈馀既震惊又生气。生气有一半的原因是恨铁不成钢。不称王的主意是他和张兄深思熟虑，对

天下势力进行充分分析的结果。他陈涉在陈郡住下之后，不仅没怎么召见过他俩，就连自己站在他

的立场上谨慎提出的意见都不理，而反去信一帮乡绅的主意！但除了生气，他更多的还是着急。既

然称王拦不住了，他就想着怎么能增强陈涉的力量。于是他去找了陈涉，告诉他现在陈涉军队的目

的是向西入关，还顾不上收拾赵地。而自己在赵地呆过一段时间，可能更了解那里的人才和地形。 

最后，他说，“愿请奇兵北略赵地，以绝大王西进之忧。”然后久久颔首，不敢直视陈涉。  

出乎他的意料，陈涉答应了。但他选了自己的老伙计武臣和邵骚领导这支军队，而只让张耳陈

馀以左右校尉的身份跟从。陈馀有些失落。张耳却劝他，“本来我们也未跟随他出生入死，他不信

任我们倒是情理之中。都走到这一步了，就不如借此先到前线观望形势，再寻出路罢。”陈馀想来

甚有道理，发自内心地感叹，“还是张兄贤明啊。”说着他手里摩挲着那枚玉佩，心里也慢慢有了

底。        

他们很快就向北行进。边攻城略地边招兵，军队越来越壮大。一行人慢慢行进到了邯郸，就在

这个时候，有前关中来投奔的人说有些为陈王开疆拓土的将领因为陈王听信谗言被杀害。大家都心

有惶惶。张耳和陈馀相视无言——这早就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再加上当初陈王对他俩所做的那一切，

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趁着现在大家都在激烈讨论这件事情，陈馀劝武臣干脆尽早做打算，与

陈王划清界限，也算是自保了。毕竟陈王因为一两句谗言就可以杀掉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等

我们征战回去了，估计也无法保全。所以不如找个赵国诸侯的后代或是陈王的兄弟，立他为王，我

们好有靠山之类。武臣听说陈王那边的事情也着急心慌，刚好听说这位陈馀是个贤才，又建议他脱

离陈王，就干脆自立为赵王，设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就这样，张耳和陈馀在时代转盘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此后发生

的事情，会越来越偏离他们的想象，直至不被自己所控制。 

（五） 

称王后不久，陈王就派人来贺喜。陈馀虽然知道陈王肯定会采取行动，但这速度是他没想到的。



 

 

“这也太快了吧……”陈馀不由得喃喃自语，“看来陈王的势力范围真的很广呢。”“正常，他本

来就是严格意义上第一个起义反抗暴秦的。跟随的人自然多。说不定我们当中，”张耳回头环顾四

周，“就有他现在派来的人。”陈馀本来就是自己嘀咕，没看到什么时候身边站了个人，再加上他

这句话，吓得陈馀直接跳起来，“张兄！你什么时候来也不打声招呼！”张耳倒是一脸严肃，“陈

王这贺喜绝对不是真心所为。他明摆着蓄着劲儿把我们一网打尽呢。现在我们绝不能再向西走了。

你觉得呢，陈馀老弟？” 

陈馀听了沉思片刻，“向南拉拢河内，向北收拾燕代地区，这样一来一是可以纵向扩充势力范

围好对付陈王，二来我们南边有黄河为天险，北方有我们收服了的燕代地区，如果陈王能撑到打败

秦王朝，他也没能力对付我们了。要是他没撑到那时候……”“咱想一块儿去了，老弟。”张耳一

大巴掌拍到陈馀背上，“等灭了他，再说下一步吧。”说罢离去。随后两人一起去找了武臣，并向

他说明了这个意思。武臣觉得有道理，就不再派兵西进，而是派三位部下各向北攻打上党和燕地，

向南攻打常山。 

陈馀心想，张兄看来还不知道小敖被封为成都君的事情，那就先不告诉他了。以他的人脉，估

计过不久也会知道消息。只是现在，他需要冷静能帮他排除困难的张耳，暂时就先不能告诉他张敖

的消息，再说张敖暂时还不会有危险，虽然是个孩子，但也还算机智，而且因为他们在赵地的缘故，

哪一方势力控制了张敖都不会敢下手的。但若是让张兄知道，着急是小事，叛逃到儿子那边就坏

了……陈馀越想越决定先对这件事闭口不提。 

话说被派到燕地的那位部下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燕地，也正是因为燕地早就经受了战乱的

洗礼，一来抵挡不住赵王的势力，二来，他们没有了首领，顺便就举这位给赵王带兵的部下做了燕

王。这话传回赵王帐中，顿时乱作一团，人人都各怀心思。赵王这下也体会到了当时陈王的恐惧与

愤怒。“杀人者，人恒杀之啊……” 

赵王毕竟也是这么称的王，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他当即下令整顿军内，随后北上攻打燕地。一

路上都很顺利，一直打到燕的边界。全军就暂且在这儿歇下休整，准备迎接一场大战。某日子时，

夜雾四起，无人注意的角落有黑影蹑手蹑脚从帐中跑了出去。依旧休整的第二天，赵王心生烦闷想

出去走走散散心，他心想反正在燕的边地，料他们也不敢出来。结果迟迟未归。军中发现赵王失踪

已经几个时辰之后了。 

这边刚发现赵王失踪，就有燕王将领派人送出城的密信威胁他们说只有答应撤兵，且与燕王平

分赵国的领地，他们才考虑放回赵王。 

而赵王正被五花大绑扔在燕王面前。他勉强抬起头，尽力睁开被汗水迷蒙的眼睛，看着高位上

居高临下看着自己狼狈模样的曾经的部下。“韩广！”他费力喊出这个名字。接着被踢了一脚，侍

卫恶狠狠地用长枪戳戳他，“喊什么呢！叫燕王！” 

“欸——对赵王别这么凶啊。”燕王慢悠悠地从位上起来，绕到赵王身边，背对着他站下。整

个身影站在光里，赵王看不清他的脸。 



 

 

“老搭档，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吧。”能看出韩广慢慢转过身的动作，但赵王依旧看不清他的

脸。“没想到吧，杀人者，人恒杀之啊，赵王。”燕王慢慢蹲下，帮赵王擦净眼睛上的汗，扶着他

的脸让他对着自己。“韩广……你别太过分。之前我待你不薄，你想要什么尽管跟他们谈判，没必

要在这儿羞辱我。”赵王虚弱但坚定地说。燕王笑起来，手一松，赵王的头一下被砸到地上，疼地

直呻吟。“你猜猜看，这个消息传回去，你的兄弟部下会怎么做呢？” 

赵王愣了一下，“不会，现在军中能掌事的还剩张耳和陈馀，一个儒士，一个甚至是魏公子的

宾客，而且他们忠心耿耿辅佐我，我也待他们不薄，他们是怎么都不会背叛我的。”接着他无力地

笑笑，“虽然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但你在我那当将军的时候，我有什么功劳先想到你，怎么你都不

该……” 

“没错啊，老搭档。你是待我不薄。”还没等他说完，燕王就打断了他的话。“但是我带兵杀

到燕地，他们缺首领，我又有实力，为什么不呢？”说罢脸即刻阴鸷，“当下局势，可不是什么都

能用恩怨定义的。野心的力量，你也体验过吧。管他什么仁爱礼乐，都统统让位给权力。天下王气

飘忽不定，大家各凭本事说话，有拳头，有机遇，试问谁能忍住诱惑？”说罢慢慢绕回到位上，重

新居高临下地看着赵王。 

“再说了，你那张耳和陈馀，谁不是挥挥马鞭就能拿下十几座城池？做一辈子卿相，你觉得他

们会甘心吗？” 

“都想当主子，谁想当臣啊。”放肆的笑声响彻军营。 

（六） 

此时赵王营中乱作一团。有人为营救赵王的方案冲突吵起来，有人趁乱打劫，有人则召集手下

占据马槽粮仓，准备一反了之。张耳和陈馀作为现在军营中最具权威的两个人，帐前一下聚集了许

多前来询问营救赵王的人，两人先安排手下去镇压叛乱之人，安抚众人马上就去跟燕王谈判。 

过了一会虽然去谈判的人接连被杀掉，营救赵王的方案还是毫无头绪。但军营中好歹安静了下

来，大家都各怀心事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张耳正在帐中扶额假寐，陈馀悄悄地进来了。 

“张兄？张兄？”张耳慢慢睁开眼睛。“说吧，为什么不让我去跟燕王谈判？”他顺手端起一

旁的茶碗，就那么低着头啜了一口，随即放下茶碗吐了一口茶渣，抬起头看着陈馀。 

“张兄，我是担心你。毕竟张敖还在……”不等他说完，张耳就站起来走到窗前，抬手挡挡阳

光，“担心我？你是担心赵王回来吧。”张耳猛地转过身，正对着陈馀错愕的脸。“那么多人手，

你每次就派一个人去，这不明摆着去送人头吗？我说实在不行我去谈判，就算赵王回不来，燕王看

在我的面子上我们也不会一无所获，到现在还在这儿呆着，什么都干不了！” 

 

陈馀听到他的话，慢慢转过身去，“难道你不想吗？”张耳身子一震，陈馀继续说道，“都想

做主子，谁想当臣啊。”说罢转过身面对张耳。“张兄，机不可失。”说罢就走了。 

后来赵王竟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只不过张耳有几天没见到陈馀。营中又恢复了宁静。 

过了几天，被派去攻打常山的李良回来了，只不过，他这次回来的目的是邯郸城。由于毫无防



 

 

备，赵王和邵骚都被杀。整个军队在全军覆没的边缘。帐外火光冲天，眼看跑不掉，张耳在营帐中

静静等死。就在这时陈馀冲进来，拉起张耳就跑，牵来一匹马让他上去。 

两人跑掉了。后面跟着他们的兵。张耳往后一望，黑压压的，他一估摸，这得几万人啊。刚从

死亡边缘被拉回，他对陈馀充满感激，又有些佩服，这个老是意气用事、习惯于跟着张耳拿主意的

小弟什么时候这么有谋略了？隐隐间他也觉出了不对劲，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问倒显得多余。于

是他收起疑心，头一回问陈馀接下来怎么办。这时一个宾客出来劝他们，“二位不是本地人，现在

这个情况，赵人恐难以归附。不如找一位六国分天下时的老赵王的后代，以道义佐之，定能成功。”

两人其实早就有这打算，干脆借助宾客之言，找了赵歇按到王位上，军队跟着赵歇驻扎在信都。李

良看没杀干净，追杀过来，被陈馀率兵打败，李良脱身逃走，归附了老秦将章邯。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邯郸城还是没能幸免。李良不久后便跟随章邯卷土重来，一起的还有王翦

之孙王离，这次的张陈两人毫无准备，很快溃不成军。陈馀让张耳带着赵歇先躲进巨鹿城，并嘱咐

他一定保护好赵王。接着他带着几路自己的精兵攻打北面的常山，很快召集了一批兵马，暂且在此

驻扎下来。此刻的巨鹿城正被王离等人率兵围堵，城南有章邯修筑的甬道，给王离输送给养。王离

军队粮草充足，多次猛攻巨鹿。而此刻的巨鹿城内兵马又少，粮食也天天见底了。张耳多次派了人

出去找陈馀，想着他现在只要还活着就肯定会去召集兵马，可是派出去的人每次回来都说陈馀连见

都不肯见他们。 

张耳在城里待了这么多天，他也讨厌这种坐以待毙的感觉。但他更讨厌的是陈馀的行为。会不

会当初让我带着赵王跑就是为了拖住章邯的火力，自己积蓄完力量就跑。这么想来，自己关于当初

陈馀能跑出赵营的疑虑也在这一刻得到某种可怕但坚定的确信：他可能早就和李良有所勾结，现在

把自己晾在这里可能也是为了接应李良他们。既然他说“机不可失”，就一定会加入分割天下的战

争，早日铲除自己，也是对他有好处的。 

张耳越想越气，心想不能坐以待毙，便叫还留在城里的张黡和陈泽两人试着出去找陈馀，希望

他能来支援，这次陈馀总算不装傻了，倒是跟他说“想保留力量为他和赵王报仇”。这次陈泽两人

先急了，他们说现在形势很危急，陈泽直接甩出感情牌：“你在营里的时候一口一个张兄叫着，你

出什么事儿张耳兄没帮过你？别说这次，你们之前在陈郡的时候不比现在危急多了么！”接着又拿

城南王离的队伍恐吓他，说如果巨鹿城破了，下一个就是陈馀他们。陈馀被他们折磨得实在不耐烦，

只好拨出五千人给陈泽两人，让他们去攻打秦军，不一会儿就来报了——全军覆灭。陈馀彻底呆在

帐中，不想出来了。后来有兵来报，他才知道楚、齐、燕地的义军听说赵国危机，都来援救，就连

张敖也从代地召集了一万多人，但都没敢进攻，一直驻扎在陈馀他们旁边。后来项羽以二十万楚兵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终于解了巨鹿之围。这时包括陈馀在内的多方力量才一起攻打秦军，最终才

算胜利。 

硝烟散去，赵歇、张耳出城来向各路诸侯道谢。张耳搀着赵歇出来，扫视一番没看到陈馀，也

没看到张黡和陈泽，心下顿时有点担心。但等诸候都被迎进城后，他看到了在后面的陈馀低着头，



 

 

他一个上前就是质问，质问他为什么不来救他们，刚开始还可以理解，到后面那么紧急的时刻他还

坐视不理，“当初我怎么待你的你忘了吗？你现在直接不顾我的生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吗！”陈馀经过这段时间，又累又怕，神经高度紧绷，再加上没了五千的兵，又听到张耳这种话，

一下子就被点着了：“我难道不想救你吗张耳兄？王翦那么多兵围着城，我硬碰硬这不就相当于把

肉往老虎嘴里送吗？”张耳发现张黡和陈泽不见了，问他们的下落。陈馀就把那五千人全军覆没的

事情跟他讲了，本以为张耳听到这还能心疼他一下，或者就此原谅他，没成想张耳直接破口大骂，

说他不救人就算了，还杀了他最应心的两个部下。气一上来，张耳就开始翻旧账，一生气脑子也容

易混，竟然把他之前对陈馀最坏的揣测直接甩到陈馀面前， 

“你不救我们，不就是想称王吗！” 

恍惚一下，陈馀脑子里一下就有了好多影像。在陈郡做门人时张耳怎么叫他隐忍，赵营中张耳

也叫他隐忍，以及逃亡路上横尸遍野的惨状。这个时代从来都不需要隐忍，不需要礼节。他曾经可

谓是仁爱礼乐、中庸之道的疯狂信徒，早年自处流亡也没放弃到处传播自己的儒家天下的梦。之前

别人笑他痴人说梦，现在他笑自己原是梦初醒。他在逃亡的时候就知道，自我拯救的道路只有一条：

成为现在逼迫他的力量。张耳说的也没错，称王，是他唯一的追求。而摆脱君臣之间的礼义廉耻对

他的束缚，第一步就是摆脱在他身上留下太多阴影的张耳，那个帮了他太多也禁锢了他太多的张耳。 

张耳说完之后也自觉言重，但也在气头上，就看着陈馀一把扯下印绶，推给他，“既然您这么

说，我在这个位置待着也没什么意思。”说罢就走。张耳人都傻了，他想不到自己的话对陈馀影响

这么大，也想不到以后没有了陈馀怎么办。正想着怎么挽回，这时候一个宾客说：“您就收着吧。

这种东西，算老天爷给您的，不要的话老天爷是会报复您的啊。”张耳一听，有这么多诸侯在这儿，

自己有了这印绶，归附也简单。于是还是收下了。 

这时候陈馀走出去冷静了一下，脑子里的走马灯停住了，他看着自己还站在外面的兄弟，被自

己扔下印绶的行为吓到了。他赶紧回去，心想自己也是一时上头，张耳也不是不知道他的性格，肯

定不会收的。不想回去后，印绶已经不见了。他又气又没退路，直接快步走出帐去。他知道张耳拿

了印绶，这外面的兄弟可就都归他张耳的了。他心想，你不仁，可就别怪我不义。于是赶紧找了几

百个和自己平日里相好的兄弟，去黄河边上的水泽里打鱼捕猎，重新开始积蓄力量。自此，一直被

传为佳话的两人惺惺相惜的故事彻底结束。两人，彻底结仇了。 

（七） 

张耳这边，因为项羽对他有恩，他把赵歇平安送回信都后就随项羽入了关。随后项羽分封各诸

侯，把张耳封为常山王。这时还留在项羽军中的陈馀旧时宾客告诉项羽，还曾有一位陈馀将军，也

对赵国做出过贡献，现在虽然不在关内，但若是把一些地区封给他，还能起到拉拢的作用。项羽虽

表面上同意这种说法，但考虑到他毕竟不在关内，就随便把陈馀所在的南皮周边的三个县封给了他。 

陈馀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这个消息，毕竟现在的势力不如以前，报信的人少了也慢了。听说项

羽虽封了自己，但却封给张耳更大的地盘，他心里的火“腾”一下就起来了。这下他整个复仇的心

都扑到张耳身上去了，一冲动理智就被冲散，关于自己曾经的野心和梦想都抛诸脑后，招呼兄弟抄



 

 

起家伙就准备打到常山。还好之前跟过来的兄弟拦下了他，一个叫虎子的兄弟从陈郡就一路跟着他

过来，“馀哥，这事儿可急不得，咱们人少，又缺马缺武器，要想报仇咱也得找一根大腿先抱着。

您当初在巨鹿城北的时候有那么多兵力，还没冲上去就干呢，现在更不能冲动啊！” 

陈馀冷静下来一想，有道理，就组织兄弟们各处打探哪里有可依附的力量。他刚刚也气上头了，

就回到帐中歇息着。随便一坐，正准备后仰下眯会儿，手就碰到腰间一直带着的那块龙腾玉佩。心

中顿时五味杂陈，对张耳的恨意和心中被压制很久的自我情绪一下子就驱使他抓起玉佩往地上砸。

谁知玉佩在地上滚了几圈，没碎。他一下回过味儿来，赶紧抓起玉佩，这可是宝贝。就算他想手刃

了张耳，这宝贝也不能说丢就丢。龙还栩栩如生地在玉佩上跃海呢。 

“龙腾东海，荡涤污尘。” 

（八） 

兄弟们刚好打听到齐王田荣背叛了项羽，现在正在往东边来呢。陈馀赶忙找人去迎接田荣。田

荣也早就在项羽帐中听说过陈馀的大名。陈馀劝他，项羽分封不公平，不如我们就一起反抗他，只

是我现在缺兵少马，希望大王借我一点兵力，我把南皮这块地儿给你，然后还能替你打败项羽，此

后您便可高枕无忧。这正中田荣下怀，他如了陈馀的愿望，拨给了他一支军队。加上自己的兄弟伙

们，陈馀凑齐人马就开拔。可是他们去的不是项羽老巢，而是直奔张耳封地常山。这时候的陈馀，

有了兵马，就只想先把仇报了，杀了张耳，就相当于杀了之前的自己对现在的陈馀的羁绊，他就可

以放手去实现他的天下梦了。 

视线到张耳这边。他自然知道田荣叛逃，但他哪能想到田荣会和陈馀结盟啊。于是毫无准备，

被打的溃不成军。慌乱之中他打算直接去找项羽。可结合受封以来他对项羽的观察，他觉得现在去

找项羽他只会把自己当麻烦。况且在受封之前他遇见过一个老头，告诉他五大行星聚集在东井星，

这是王气的象征。如果以后有难，去找东井星对应的分野总没错。于是张耳召集手下仅存的兵马往

关内奔去。现在在那里的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外黄的痞子刘季。刘季自然收留了他，还待他很优

厚。  

话说陈馀得手之后唯独没能杀死张耳，就先收了张耳的地盘，随后把赵歇从代地迎回来，打算

重新立他做代王。赵歇感激他，反而把这位子让给了他。陈馀倒是想，自己的力量薄弱，赵国也百

废待兴，就没有到代地去，暂时留下来辅佐赵王歇，等待能杀掉张耳的时机。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了。汉二年，刘季的军队叫陈馀一起出兵击楚。陈馀心想，机不可失，就跟

汉军叫嚣，让他们杀了张耳，他要看到张耳的头才肯出兵。刘季自是不肯杀这个大哥，于是找了个

跟张耳长得很像的替死鬼，杀了把头送过去，陈馀也说话算话，派出人马援助汉军。刘季也没想明

白，这从前好到逃亡都得一起的老哥俩什么时候闹到这般田地了？刘季本想这次骗陈馀一次，借此

和陈馀结个盟，顺便化解下这老哥俩之间的矛盾，夺了天下之后肯定不会亏待他们的。他也是这么

跟张耳说的，张耳却叹了口，告诉他结盟的事先不想。刘季还有些困惑。听到离去的张耳仰天吟道：

“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不久之后，陈馀就发觉了这颗头并不是张耳的。他彻底怒了。四月，汉军彭城兵溃，陈馀趁机



 

 

说服赵王歇背叛汉王与楚国和解，同时一起叛汉降楚的还有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以及齐国。六月，

魏王豹也过河拆桥，背叛汉军。到了汉三年，韩信先平定了魏地，汉王派张耳和韩信一起进攻赵国。

曾经的兄弟俩正面交锋的时刻来了。 

两人率领几十万人马，想要先突破井陉口，进攻赵国。陈馀得到情报后在井陉口聚集二十万兵

力，大战一触即发。这时有人献计，说这韩信刚领着部下连取得好几场战争的胜利，应该说锐不可

当。但毕竟千里远征，士兵又饥又累，这通往井陉关的全是逶迤小路，他们的队伍势必被拖得很长，

粮草就不免被落到后面。说罢请求陈馀派给他三万骑兵，从中拦截汉军粮草，让陈馀在这儿深挖战

壕，高筑营垒，让汉军战无可战，又退无可退。陈馀虽觉得是个好办法，但他心里还是想把张耳亲

自擒到手，他要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让张耳输的心服口服。让他看看，他可以丢下印绶，抛弃一

切，也可以东山再起，还能让张耳成为手下败将。顺便还编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把这人骗了过去，

献计的人碰了一鼻子灰，边退边在心里骂：“老顽固。” 

这次，你可不是大哥。陈馀狠狠攥着腰间的玉佩想到。 

 

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

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 

 

（九） 

张耳被刘季封为新的赵王。死后儿子张敖继位，娶了刘季的长女。 

张耳弥留之际，耳边常有皇宫子弟吟唱歌谣： 

“种田中，要三年，归来时已忘少年； 

梦初醒，忆昨日，人莫慌张看眼前； 

山河广，道路长，眉头一紧望穹苍； 

水清澈，人亦多，大好河山勿留恋； 

垂死梦中惊坐起，恍惚昨日酒中腻； 

无奈人生有几何，凤凰归朝鸟迁归。” 


